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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听再听《《美丽的美丽的草原我的家草原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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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着陌生而又熟悉的记忆
带着童话世界的神秘
轻歌曼舞着
飘飘逸逸洒洒脱脱地
从人们仰望着的
白色的穹庐似的天空不期而至
你毫不掩饰自己裸露的纯情
然而却并没有使如梦的你
失去神秘的色彩
你扇动着透明
轻灵的翅翼
在希望的田野城市河流高山
及所有的一切一切上
描画出银色的美丽
那些多彩的季节
也不得不在你纯白、圣洁的韵律中
悄悄地退居二线
你奔向大地
亲吻泥土和
人们的肩头、臂膀、脸颊和眉睫
荡起一阵阵不绝如缕的呼唤
——你是春天的最生动的旗帜！

六个花瓣的音符

下雪的日子
我们在听雪唱歌
——六个花瓣的洁白、纯真的音符
这低吟浅唱的雪呵
在无数人们的心中悄然绽放
——轻轻一抖落
整个世界俯拾皆是这白色的音符
不要关上门窗
不要裹紧棉衣
不要拒绝这个有雪的季节
请打开门窗
请敞开心扉
尽情地听雪在春季
即将来临的时刻唱歌
让雪的歌声婀娜整个世界
看一切阴霾和忧郁被
春雪装订了起来
封进白雪公主的神奇诗集
仔细阅读
从诗集中读出来的只能是
属于春天的故事
这从白雪公主诗集中
飘落的白色音符
以春的翅翼
栖息在人们的心头
用叮叮咚咚的悦耳音符
给我们指点出了
梦寐以求的春的信息……
都市披上了你洁白的喜悦
和沉甸甸的爱抚
风掩盖不住心中的狂喜
颤颤地和你絮语
太阳眯起眼睛
聆听你融化的嘀嗒声为绿色谱曲

“冰棍雪糕冰淇淋！”
姑娘芳醇的叫卖声沾满了
生活的凉爽甜蜜
小朋友高举的冰糖葫芦
是绽放在你洁白背景上
红色的春之蓓蕾
长椅上的情侣任你那扑扑打打的白蝴蝶
公开描绘他们的爱情
连他们的悄悄话
也带有你山岚般洁白的热气……
我们在听雪唱歌
雪的歌声带来了
春的葱茏
夏的希冀
秋的丰盈
和新的一年
无数男女老少的欢愉

大地，在风中
挥舞一把大扫帚
清扫头顶如残叶般的乱云
腾出天空，给雪花
做清清清白白的舞场

而树，却
擒着西北风的马鬃
紧紧地贴在马背上
在大地上呼啸着驰骋
它要给北国风光
添上浓重的一笔抒情

傍晚，车子经过兰州临河的带状公园时，友人说我们看
到的那条河就是黄河。“啊，黄河！……”我吃惊地重复着，忙
叫友人停下车，让我看看黄河——这是我梦寐中的景致啊！

在刚开始认识汉字的时候，我就知道了“黄河”与“长
江”。后来，我总是以文人的童心，想象着黄河的壮观与独
特，想象着她咆哮、搏击，如万马奔腾。

记得从前，老师曾以一种低沉忧郁的语气给我们讲述黄
河的故事。历史上黄河流域频繁地暴发洪水，相传最早与洪
水作斗争的是共工氏族，他们靠木、石、蚌器从山丘取土填充
低洼，抵挡水浸。尧当部落联盟首领时，鲧借鉴共工氏族的
治水经验将填充低地改为筑土围墙。舜为首领时不满意洪
水浸泡即溃的土墙，任命鲧的儿子禹治水。禹“居外十三年，

过家门不敢入”，几经考察，采取以凿山辟谷疏导为主的治水
法，从而减少了洪水的灾患。

人们没有怨恨“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
天”，而是在黄河的水患中看到了禹的力量、禹的精神。后
人冠之为“大禹”，因为禹是一个大写的人，写在中华民族
不屈不挠地战胜艰难险阻的史书上，也印记在后人的脑际
里。

黄河啊，正因你有那么久远而沧桑的历史，所以成为我
梦中的神往之地。

我从小生长在东海岸旁的海滨古屋里，黄河于我既熟悉
又遥远。后来，我离开了那片 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一直
未能亲见黄河成了我心中的一桩憾事。

现在，我站在兰州滨河中路黄河南岸，夜幕即将降临。
趁着夕阳未落，黄河，让我好好地看看你——你静静地横卧
在我面前，东临中山桥、黄河索道，西连《黄河母亲》雕塑，
南依小西湖公园，北与“白马浪”为邻。

你安详如雕塑中的母亲，以你的乳汁，哺育了一代代
子孙。如今，当周遭的世界变得流光溢彩，你仍然是那
么朴素，保持着你的端庄与宁静。我凝视着你，想象自己
依偎在你的臂膀之上，感受着你的温暖，倾听那轻柔的细
语……

岸边矗立着著名的兰州水车，那是兰州段家人留下的文
化遗产。明嘉靖年间，兰州人段续任云南道御史时见到当地
用筒车灌溉农田，于是绘成图样保存在身边。晚年，他回到
故里，仿制出水车。

友人说，四十多年前，有 252轮水车林立在兰州黄河的
两岸。那是何等壮观、独特的景观！水车源自人类的智慧，
像一件艺术品，又灌溉了农田，养育了子孙。它们咿咿呀呀，
日夜欢唱着，歌唱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歌唱着人们辛劳
而又快乐的生活。今天的水车固然是滨河中路带状公园里
的点缀品，但它留给后人的是无尽的深思与启迪。

沿着带状公园的南岸，我来到了黄河铁桥下，这里是古
代通羊皮筏子和木舟的渡口，也是明洪武年间被称为“天下
黄河第一桥”的浮桥遗址。

站在铁桥上，望着桥下平静无波的黄河水，想象着黄河
水上涨时羊皮筏子在滚滚波涛中漂流的画面。是不是像漓
江上的木筏一样，上面站着一位艄公，他握着一根长竿，在水
上悠哉滑行？其实，羊皮筏子比木筏更轻便。将几块羊皮绑
在一起，吹足气，即成黄河上来去自如的筏子，即使水流湍
急，也能横渡激流。

艄公如何能在羊皮筏上点篙自若，顺水势颠簸而去？是
他们的机智镇静制服了波涛，还是因为他们是黄河的主人，
在黄河面前自有无畏与淡定？

正流连忘返时，最后一朵晚霞渐渐隐去。
夜色深沉，北岸白塔山上寺院的灯火亮了起来，兰山索

道闪着彩色的光。我依然痴痴地伫立在黄河岸边。夜色中
的黄河固然另有一番风情，但更让我留恋的还是黄河本来的
面目，那不经装饰的母亲般的面容。

黄河，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在我的心头！

在冬天，北方小村被一场寒风冷雪勾
勒成一幅水墨丹青。

一入小村，抬头便能望见挺立于村中
小山之巅的一棵老松。这个时节的山，有
些冷峻，四季常青的老松为了配合节令的
更替也会暗淡下来，多了几分厚重与沉稳，
如同久经沧桑的长者，有着处变不惊的超
然。在老松周围，还有许多参差错落的小
松，它们明显更具朝气与活力，让人生出一
种“儿孙绕膝前”的感动。松树的松枝上、
松塔上，开出了洁白的雪花，一团团，一簇
簇，像一个个小绒球，蓬松而纯净。站在老
松旁俯瞰，小村尽收眼底。最喜欢在清晨
或黄昏登山，可见整个村庄笼罩在炊烟里
的情景。炊烟，是小村上空一道动态的画
卷，它裹着人间烟火的气息，袅袅升入云

端。那时候，会让你觉得世上并非赤橙黄
绿青蓝紫才引人注目。

小村依山傍水，气温骤降之际，便是冰
瀑凝成之时。这冰瀑，挂在一面峭壁上，虽
是凝固的，却保留着泉水流动的姿态。上
面的圆润，下面的尖锐，有的冰柱如一根擎
天柱，从峭壁之顶一直延伸到地面之上，高
大而结实。有的冰柱一个挨着一个挤在这
有限的空间里，长短不齐、形状各异，如一
柄柄神兵利器，在阳光下泛着冷冽的光。
峭壁的斜坡上则是另一番模样，这里的冰，
一层层地堆叠着，或状如顽石，或形似莲
花，或慵懒成一坨海带，或绵延成一汪冰
潭，少了几分利刃出鞘的霸气，多了几许荡
气回肠的柔情。泉水在冰瀑的罅隙淌下
来，节奏缓慢，音质缥缈，生出几分空灵的

禅意。想来，只要泉流不止，这冰瀑定如花
草菜蔬一般，会生长，会衰老，会经历生死
轮回。

在村庄与村庄的交界处，有一道河湾，
黄昏时分，灰白的林木梢惊现几缕彩色的
流云，在流云缭绕的地方，一颗大太阳，圆
圆的，亮亮的，泛着柔和的光晕。冬日夕
阳，明净而沉敛，充满一种静谧的气息。不
停变幻的流云，为夕阳更添几许神韵。流
云如带，萦绕腰际，夕阳便成了下凡的仙
子，飘逸灵动；流云似纱，遮蔽脸颊，夕阳就
化作弹唱的歌女，风情万种。夕阳俏皮地
从云间穿梭，若柴门内的女子般，自带小家
碧玉的灵秀之气。水流潺潺、鸟鸣啾啾，偶
见白天鹅和赤麻鸭的踪迹。时紧时慢的河
道风，密密麻麻的护堤树，落日将柔和的光

线随意洒落在河湾里，洒落在堤坝上，洒落
在每一个为它停留之人的头上、脸上和心
上。夕阳西下，本为自然，一旦被赋予了人
的心性与情感，那轮红日，便成了人们心目
中的胜景。一只小花猫被一只大黄狗撵上
树，嗖的一下，抖落几片雪花，雪花调皮地
钻进脖颈儿，冰冰凉凉。

穿过这个小村，还有下个小村，村与村
之间，或隔着山峦，或隔着河道，跋山涉水
去串门儿，也是不错的选择。冬日，生活在
小村的人们闲下来，就连一日三餐都改为
两顿。走走亲戚，访访朋友，尝尝新茶，喝
喝小酒，一坐就是大半天儿，别提多自在
了。

入夜，大雪再一次降临，小村彻底变成
了一幅水墨画。

边边
走边写走边写

■■风凝风凝

德德玛走了。
从 1971年到 1986年，我一直住在日报社宿舍。和内蒙古

歌舞团一墙之隔。
这么长的时间里，是不是见过，我不知道。
我爱人在锡林南路小学当过一段时间老师，去歌舞团家

访，去过德德玛的家。
说是进门以后，看到两个年轻演员，一男一女，正在探讨一

组舞蹈动作和音乐节点的配合……
除此之外，记忆中的德德玛和那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已

经合为一体了。
提起德德玛，就想起《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草原，我去的不多。
去过四子王旗草原、达茂草原和希拉穆仁草原。
去希拉穆仁草原，是去踏青。
去达茂草原，是去走亲戚。
去四子王旗草原是去采访。八月时节，在四子王旗草原深

处，齐膝高的绿草，把各种颜色的花，举过头顶，在温暖的和风
中轻轻摇动着……

那美景，当时就让我想起了“风吹绿草遍地花……”的歌
声。

后来，德德玛去了北京，听说有高血压，想吃点莜面。北京
的水不行，做莜面做不好。有人去北京顺路探访德德玛，回来
以后说，给德德玛从呼市带了两大塑料桶的水，做了莜面，德德
玛很高兴。

德德玛最令人佩服的是因病躺倒了一段时间以后，硬是凭
借自己的毅力，重新走上舞台，继续把美丽的草原带给听众、观
众、歌迷，带给这个世界。

每次，从银幕上看到德德玛一只手艰难地拿着话筒，放声
高歌的时候，就禁不住佩服。

她的家乡，一如她在歌里唱的那样！
德德玛走了，我打开音乐视屏，看着、听着德德玛留下的影

像、歌声，重温最多的还是那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德德玛老师走了……这是一
个令我们悲伤的消息。她的歌
声，犹在耳畔，她的容貌，留存心
间……我不由得想起和德德玛老
师的那次邂逅。

那是二十多年前，有一次我
去北京参加一个企业的文化活
动，令我惊喜的是，竟与德德玛老
师不期而遇。她在现场唱了好几
首草原歌曲，赢得了经久不息的
掌声，那是我最近距离看她的演
唱。那次活动在户外，恰逢北京
的盛夏，天气酷热，几个年轻的主
持人叫苦不迭，主办方担心德德
玛老师的身体，悄悄地说，已经准
备好了录音歌曲，到时候我们放
录音，您对着麦克风做做样子就
行了。我记得德德玛老师听后一
下子就生气了，她用惊诧和不满
的眼神看着来说这个话的人，她
说，这是艺术！艺术容不得半点
掺假！观众既然来到现场，听的
是我的嗓子，不是录音棚里出来
的歌声！

于是，我们就在最近的距离，
聆听了德德玛老师演唱《美丽的
草原我的家》、《雕花的马鞍》、《草
原恋》等歌曲。她的歌声犹如一
泓清泉，驱散了我们头顶的暑热，
抚慰着我们的心灵，大家仿佛回
到了遥远的天堂般的草原，回到
了久别的美丽故乡……

午饭时，我们和德德玛老师
在同一餐桌。那次吃的是蒙餐。
在京城能吃到精致地道的蒙餐，
大家都很高兴，别的菜品已经忘
了，只记得当时每桌都有一盘黄
油酥饼，非常可口，德德玛老师很
爱吃，她注意到我也爱吃，于是，
她吃一块，就马上递给我一块，很
快，我们俩就把一盘黄油酥饼“报
销”了。令我忍俊不禁的是，看到
我们这桌的黄油酥饼没有了，德
德玛老师冲我眨眨眼睛，又向远
处的一张桌子示意了一下，我一
看，原来那桌的人都在大啃手把
肉，大碗喝酒，桌上的黄油酥饼居
然没人吃！我明白德德玛老师的
意思，但是我有点不敢去拿。德
德玛老师冲我慈祥的笑笑，然后

就走到那个桌子旁边，很客气诚
恳地跟他们说了点儿什么，只见
那桌的一个人立马端起那盘黄油
酥饼，挽着德德玛老师，高高兴兴
地向我们这桌走来！于是，我们
就又开始大快朵颐啦。

临走的时候，我请德德玛老
师给我们签个名，或者写点儿什
么，她特别谦虚，说我的字不好
看！我说没关系！她拿起我递过
去的笔，在我的采访本上写了一句
话——愿《呼和浩特晚报》越办越
好。令我痛惜的是，回呼市的火车
上，这个采访本不小心洒上了一瓶
果汁，那行字被果汁打湿了。

我和德德玛老师的这次美好
的邂逅，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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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寂瑶

图为作者和德德玛老师


